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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是孙中山一生中惟一的一部译著。对此，学界尚无系统研究。那么，孙

中山为何翻译这部书，是机缘还是巧合？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？这部书的翻译，

在孙中山的思想深处激起怎样的“心灵感应”？这部书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与影

响？如此等等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“好奇”。

一、孙中山与红十字会的不解之缘

孙中山翻译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，机缘巧合，既有偶然性，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。这与

孙中山的人生经历颇有关系。1887年21岁的他进入香港西医书院（香港大学的前身），开始了5年的

求学之路。香港西医书院的求学生涯，是孙中山与红十字会结缘的契机。一方面，所学西医课程，不

可能不涉及红十字医疗救护方面的内容，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结识了终身难忘的良师益友康德

黎，使他与红十字会更为“亲近”。

詹姆斯·康德黎（James Cantlie，1851-1926年）），英国人，阿尔伯丁大学毕业，曾为伦敦外科名医，

1887年8月到香港雅丽氏利济医院工作，并参与了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，1889-1896年任西医书院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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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长。他对孙中山非常赏识，视为得意门生。康德黎还有一个重要身份，即“红十字会英国伦敦支队

创始人”[1]，是伦敦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不仅如此，康德黎还是香港红十字会的创

始人。据孙中山所说，“吾师简大理（即康德黎）在香港亦仿行之，创有香港赤十字会（即红十字会），

集其地之英商、军士及巡捕等而督课之，艺成而领有会照者已百数十人”[2]。不难想见，与康德黎交情

深厚的孙中山，从他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，还有秉持人道、博爱、奉献的红十字精神。孙中山推

崇“博爱”，矢志不渝，与他与红十字的缘分密不可分。

1892年7月，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，在澳门、广州等地行医，把救死扶伤的

人道主义事业由书本付诸实践。治病救人固然重要，但“医国”更为重要。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

后，孙中山遂联络同志，决意抗清。1895年10月26日至28日，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。清朝政府

大肆捕杀革命党人，孙中山则被悬赏通缉，由此踏上流亡海外宣传革命之路。

1896年10月11日，孙中山在英国伦敦遭到绑架，被囚禁在中国使馆。孙中山“伦敦蒙难”，轰动

一时。经康德黎夫妇多方奔走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及英国政府的干预下，清使馆不得不于10月23日
释放了孙中山。获释后的孙中山，客居伦敦，利用英国图书馆、大英博物馆优越的条件，如饥似渴地

博览群书，寻求救国救民之方。期间，因为救命恩人、“红十字会英国伦敦支队创始人”康德黎的缘

故，他与伦敦红十字会多有联系，结识了伦敦红十字会的柯士宾医生，与之建立了深厚交谊。这年冬

天，柯士宾与他一起游览英国王宫时告之，他用英文写有一部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，因此书“为用

甚宏，人多欲知其理，故各国好善之士亟为推广”[3]，已翻译成法、德、意、日四国文字。他希望孙中山

能把该书翻译成中文，一方面柯士宾可以进呈英国国王作为“六十年登极庆典之献”，另一方面，在英

国以及英属殖民地，有为数众多的华侨，译成中文出版，也便于“好善华人”阅读，“以广英君主寿世寿

民之意”[4]。与红十字会结缘甚深的孙中山，对红十字会的朋友之请，自然欣然接受。

要强调的是，柯士宾之所以请孙中山翻译此书，不仅仅因为孙中山是伦敦红十字会的先驱康德

黎的得意门生，对红十字会有很深的感情，还在于孙中山有深厚的医学背景，能够对该书的内容有精

准的把握，毕竟该书有较强的专业性，并非一般人所能胜任此项翻译工作。孙中山能够不负重托，也

正得益于此。而对柯士宾的良苦用心，孙中山更是深表敬意：“呜呼！西人好善之心，可谓无所不用

其极，此其一端也。”[5]接受委托之后，孙中山立即投入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的翻译工作，1897年春

夏间，中文版的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。

二、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：性质与内容

对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，孙中山赞不绝口，誉为“济世之金针，救人之要术”[6]。那么，《红十字

会救伤第一法》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，孙中山何以如此看重？

其实，孙中山在“译序”中说得明白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路遇患难之人，人们会援手相救，这是

人的天性。但话说回来，“恻隐之心人人有之”，而“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”了。所谓“济人之术”，也

就是救人的方式方法，如果对此茫无所知而急于施救，可能适得其反，贻误良机，“恻隐”变成了“残

忍”，不仅救不了人，反而，无所 �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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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这样一部“救伤拯危之法”的书，它教人了解救伤的方法，一旦遇到意外不至于惊慌失措，按照此

书的方法进行救护，可以挽救人的生命，为送医救治争取时间。它是一本救护培训教材，所述内容为

“通行之知识”，也就是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必须掌握的现场、初级救护的基本方法、技能。所谓“第

一法”，也就是“初步”、基础的方法，同时“第一”之称也意味着初级救护的极端重要性，按照著者柯士

宾的话说，“意外误伤之事为日所常有，讲求如何为调治之初法，诚极要之事”[1]。

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，作为一部培训教材，具有实用性强，应用性广的特点，因而不胫而走，一

版再版。而且，按照伦敦红十字会章程之规定，“凡联班隶会者，当以此编为读本”，是必读之书。对

参加培训之人，于授课之后，“严为考试”，合格者“方给执照”，因为人命关天，“伤者之性命，全托于此

等略识医法者之手也”[2]，容不得一丝含糊，“一知半解”是危险之事。

对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的翻译，孙中山本着忠实于原著的基本要求，从结构、形式到内容，未

加改变，用那个时代的中文表达和阅读习惯，和盘托出。孙译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，近4万字。共6
章，分别为：第一章“论体格并功用”、第二章“论血脉”、第三章“论受伤”（上编）、第四章“论受伤”（下

编）、第五章“论移伤之法”、第六章“论妇人侍病法”。

第一章“论体格并功用”，是关于人体的基本知识。对人自身的结构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，救护

才能有的放矢。本章涉及的内容有支撑人体的骨骼，附丽于骨骼的肌肉，以及骨肌之内生命之所系

的五脏六腑。它们都有各自的独特功能而“分工明确”，相依相附，形成一个生命有机体，一旦发生改

变，立即感到不适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如脊髓断折于第四个颈骨之下，虽然不至于立即死亡，但会引起

呼吸不通而窒息。如果脊髓断折于第四个颈骨之上，情形大不相同，会立即毙命。本章的详细介绍，

使人们对人体的基本构造有了初步的了解。应该说，这是救护员必备的基础知识。

第二章“论血脉”，专论流血及止血的方法，是“为用最大而最紧要之学也”[3]。因为伤者流血不

止，顷刻可以致命，如何止血，至关重要。在本章中，著者首先概述了血的种类、血质、血管、血液循环等

基本知识，而后“详论治各种流血之症”及其救护方法，有指压之法、用器之法等，举例说明，易于记忆。

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的重点显然在“救伤”，因所占篇幅大，书中分上、下两编阐述。

第三章“论受伤”（上编），介绍伤的种类及救伤方法。伤的种类，可分为割伤、刺伤、破伤、撞伤和

毒伤。伤情不同，救治之法各异，不外止血、清理伤口、伤口贴合，但需要注意的事项也有很多。本章

中还专门比较了骨折与脱节症状的异同、致伤的原因以及不同的处治方法。如骨折的处治，“皆以安

静为第一要义”。所谓“安静”，即不能随意搬动而使之移位，“伤骨上下之节，务要使之不动，盖稍为

不静便大有阻碍矣。”使“骨安静之法，其甲板须用软物垫之；但遇意外急救之法，则可用附近之衣服

为之”[4]。急用的甲板，可以就地取材，如鞭竿、箒柄、短棒、伞柄、厚纸、竹壳、剑鞘、树枝、枪尾、枪竿等

等，都可以作为骨折固定救急之用。

第四章“论受伤”（下编），专门讲授“为所遇意外重伤，震动脑部而致”的“失元”现象。所谓“失

元”，是指失去知觉、不省人事的昏迷状态。不省人事的缘故有六：一、脑受伤，头骨或折或否；二、脑

受病，积血或羊癫；三、中毒，如鸦片吗啡等；四、醉酒；五、肾病毒入血；六、心失力或流血过多。对救

护人员而言，“分别不省人事症之原由甚为紧要，因治法各有不同也”[5]。书中对患者不同的症状及救

护方法条分缕析，系统介绍。此外，如煤气中毒、烧伤、烫伤、溺水等等的救治之法，也有论析。对“助

呼吸之法”即人工呼吸（心肺复苏）的方法，著者强调，是救护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。

第五章“论移伤之法”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搬运”，即将伤者运送至医院救治。移伤之法，根据救

[1][2][3][4][5]〔英〕柯士宾：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，孙中山译，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，第110页，第110页，第117页，

第136页，第14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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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员的多少以及伤情，各有不同，通常有一人独运，二人、三人合运，方法得当，可减轻伤者痛苦。如

路程较远，则宜用“抬床”及担架，在没有担架的情况下，可以用门板或短梯铺上被褥或草作为应急之

用。毡或被子，也可作为抬床。抬伤病员行走时，要求步调一致，“须要端正缓步前进。”[1]逾越障碍如

篱笆、水沟，则须格外小心。至于借助交通工具，如火车、货车等，上车、下车，都有讲究方法。所有这

些，书中都有详细解说。

第六章“论妇人侍病法”。除了上述创伤救护四大技术——止血、包扎、骨折固定、搬运之外，本

章专门就“妇人侍病法”，也就是护理方面的技能，进行论述。护理“为最难能烦苦之事，非生而具救

人之慈心不能为也。纵有此心，亦要心力血气俱壮，方足任此重要之事”[2]。护理涉及到方方面面，这

里作者没有进行全面展开，而是对“割治之症”，也即手术患者的护理要诀宣示一二，诸如病床高低，

被褥的整理，体温计的使用，为患者更衣、洗浴，病人的服药、饮食等等，都有严格要求，其中的注意事

项，本书中都有具体的介绍。

该书附录之一为“裹扎须知”，也就是三角带的用途、用法，这是救伤必备的“工具”；附录之二是

“问题”，每章15个问题，共75个问题，其实也是各章的“知识点”，通过问答题复习，可以巩固所学内

容。书中还附图41幅，增强了直观性，有助于提高教与学的效果。

三、译著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与影响

孙中山译著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时，书名为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。1906年冬，孙中山在日本

对该书作了文字上的修饰，改变若干名词的译法如把初版的“红十字会”改为“赤十字会”，1907年2月
由《民报》社在东京再版。之所以把“红十字会”改为“赤十字会”，显然受到日本语言习惯的影响。对

名称变更的过程，时人有这样的追述：“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创立，是在民国前八年（即光绪三十年甲辰

日俄战役），距今已有四十四年的历史了。但是，红十字会和我们国人相接触而有关系的，却有五十

多年的悠久历史。国父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习医时，国父的业师康德黎医生在香港已经有赤

十字救伤队的组织，训练了中西青年担任服务工作。其后国父漫游伦敦，认识了柯士宾医生。柯医

生是伦敦赤十字会的总医员，著作了《赤十字社救伤第一法》。国父在伦敦被难的第二年，即民国前

十五年（光绪廿二年丁酉），翻译了柯士宾的《赤十字社救伤第一法》，这是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

会的书籍。在民国以前，我国的红十字会，都称赤十字社。因为这个名称是由日本转来，日本称‘红’

都用‘赤’字的原故。后来我们觉得不应该抄袭别人的称谓，而‘赤’字在中国并不怎样地通行，意义

也欠清晰，才把他正名为红十字会的。”[3]虽然“在民国以前，我国的红十字会，都称赤十字社”的表述

不确切，但也反证孙译文字上的用法的确受到日本赤十字社的影响。

作为“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”，孙中山译著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，

而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具体来说，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。

第一是它的启蒙意义。众所周知，红十字运动导源于西方。1863年2月9日，“红十字运动之父”

亨利·杜南促成“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”（1880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）在瑞士日内瓦的成立，标志

着红十字的诞生。次年在日内瓦召开有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，签署了《1864年8月22日改

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》，红十字运动由此蓬蓬勃勃发展起来。

当红十字运动在西方兴起之时，中国社会还处在半封闭状态，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，红十字才

[1][2]〔英〕柯士宾：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（孙中山译），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，第156页，第159页。

[3]陆丹林：《红十字会艺展赘言》，载《红十字月刊》总第24期（1947年12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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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近中国[1]，1898年5月9日，《申报》刊登鲰生《创兴红十字会说》，文章追忆说：“十余年前，英医梅威

令君设伤科医院于台湾，广收台闽聪慧子弟数十人，教以临阵医伤之术，学成试可，挈之至申江演习

于租界工部局广场，招余及西友往观。其人腰佩利刃，左手持红十字小旗，肩荷药笼医具，衣袖亦以

红十字为证号，出入于白草黄沙之间，施其妙技，井井有条。后航海至天津谒当道之贵人，愿赴军营

效力，当道者不用之，乃仍返台湾。”“十余年前”，也就是1888年前，英国医生梅威令在华组织红十字

医疗队，要求赴军营服务，被天津地方官拒绝。这是目前我们所见红十字活动情况的最早记载。至

于“国父的业师康德黎医生在香港已经有赤十字救伤队的组织，训练了中西青年担任服务工作”详

情，尚未发现翔实资料加以证明，孙中山有没有加入康德黎组织的红十字救伤队，有待于进一步考证。

梅氏红十字医疗队是在国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“冒”出来的，太过新奇骤难接纳，

昙花一现，自在情理之中。看来，没有舆论准备，没有启蒙宣传，没有国人对杜南精神的一定了解，红

十字运动不可能“夕发朝至”。补上启蒙宣传这一课，对志士仁人而言是绝对不可缺省的。在以后的

16年中，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，其中孙中山发挥了特殊的作用，功不可没，这就是《红十字

会救伤第一法》的翻译出版，第一次将伤兵救护知识系统引进中国。

如上所述，孙中山翻译此书的目的，就在于宣传、推广红十字的“济人之术”。这本译著虽在海外

发行，但也传入国内，并产生一定反响，1904年3月5日《申报》就发表评论指出，“孙文所译《红十字会

救伤第一法》亦颇有用”，虽然孙中山是清政府通缉的“罪犯”，但这本书应用价值高，“正不必以人废

言也”[2]。这说明这部译著在1904年3月以前就已传入国内，并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启蒙运动中发生作

用，毕竟了解红十字会的人不多，这本书的流传以及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《申报》的推介，无疑提高

了国人对“红十字”的知晓率。通过孙中山等志士仁人的启蒙宣传，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

上海诞生，可谓水到渠成。孙中山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。

第二是它的实用价值。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是一本教材，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救伤的基本要

领，才能更好的体现其应用价值。1906年孙中山对译著加以整理，1907年2月即由中国同盟会的机

关刊物《民报》社在东京再版。为什么再版？显然与当时的战争背景是分不开的。

原来，中国同盟会自1905年8月成立后，积极策动反清起义。1906年12月，在同盟会的影响下，

江西萍乡、湖南浏阳、醴陵地区的会党和煤矿工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，史称“萍浏醴起义”，因1906年
是农历丙午年，又称“丙午萍浏之役”。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。起义爆

发后，孙中山考虑到今后对清作战中救治伤员的需要，拟将他翻译的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一书再

版发行，为此面晤《民报》主笔章太炎，提出这一建议。他说：“兵者所以威不若，固非得已。攘胡之

师，为民请命，庶几前歌后舞，而强寇桀逆未遽倒戈，伤痍者犹不得免。义师之中，庶事草创，固不暇

编卫生队，良医又不可得，一受创伤，则能全活者寡矣。其以简易之术，日训将士，使人人知疗治，庶

几有济。是书（即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）文略易明，以之讲解，不过数日而能通知其意，其为我宜行

之。”[3]显而易见，孙中山再版译著的目的，就是在军中普及救护知识，使将士人人都能掌握这种“济人

之术”的要领。虽然我们没有找见同盟会在军中普及救护知识的详细记载，但从北伐战争中，此书一

[1]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，在19世纪70年代，准确地说在1874年5月，其时日本在

中国台湾寻衅滋事，中日两国发生冲突，上海的《字林西报》与《申报》等开始讨论战争救护问题，只是未点出红十字会

的名称，然其论域则为红十字会规则，这是近代中国公开讨论西方红十字会问题的最先声。此说尚待进一步证实。（周

秋光、靳环宇：《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》《光明日报》2006年3月3日）
[2]《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》，《申报》1904年3月5日。

[3]孙中山：《与章太炎的谈话》，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，第33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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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作为训练卫生员的教材加以推广的事实[1]，可以推定，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应用，其实用价值

得到了体现。

四、译著与孙中山的“博爱”追求

翻译出版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，使原本与红十字会结缘甚深的孙中山对红十字会所倡导的博

爱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，可以说，红十字精神是孙中山博爱思想的重要来源。以往的研究，强调孙

中山博爱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、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及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，并没有错，但

忽视了红十字所倡导的人道、博爱理念的“源头活水”是不全面的。

如果说学业的成就、第二次生命的赋予直接间接得助于红十字会，也即香港、伦敦红十字会创始

人康德黎之赐，使他与红十字会血脉相连，对红十字“博爱”有刻骨铭心的体验的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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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存在，沈敦和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向黎元洪提出“立案”请求，并于2月17日致电

袁世凯，吁请“维持保护”：“本会军兴以来，联合教会中西医士，设立分会医院六十五处，治愈伤兵万

余，收葬鄂、宁遗骸各数千。中外会员三千余人，战地奔驰，业逾百日，险阻备尝，事迹已蒙万国红十

字联合会采取宣布，公允联盟。先是甲辰冬业与瑞士日来弗缔约，基础已定。民国成立伊始，红会

进行未敢稍懈，自应力任其艰，以期永久，庶侪于万国红会之林。敬乞垂念缔造艰难，加以维持保

护，无任叩祷。”[1]沈敦和

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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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倡而重诚感”等因前来。查该会热诚毅力，殊堪嘉尚，应予立案，以昭奖劝。合就令行该

部，仰即查照可也。此令。[1]

孙中山“准予立案”的电文揭诸《临时政府公报》和《申报》等权威性报章，这对红会会员也是一个

巨大的鼓舞。中国红十字运动在孙中山的直接关怀之下，平稳过渡，步上健康发展的轨道。

红十字运动具有国际性。孙中山伦敦蒙难作为红十字会人的康德黎施以援手以及翻译《红十字

会救伤第一法》，都是对“国际性”的诠释。因此，在中国 及翻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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